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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学的东南之光〔* 〕

———薛侃对阳明心学传承与发展的全方位贡献

李承贵

( 南京大学 哲学系，江苏 南京 210023)

〔摘 要〕“海内同志之盛，莫有先于潮阳者”，这是王阳明赞扬其弟子薛侃的话。王阳明弟子众多，何以如
此盛赞薛侃呢? 这是因为: 薛侃不仅不遗余力地为阳明接引弟子，从而壮大了心学队伍，并使心学闪耀东南，而

且任劳任怨地为阳明分担家务公务，从而为阳明减轻了繁重的事务负担，使得王阳明能够从容地创构心学; 薛侃

不仅第一个刻印了《传习录》，同时刻印了多种文录，从而使阳明心学有了传承载体，而且千方百计地创办了天
真书院，为传播阳明心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; 薛侃不仅致力于同门关系的协调，使大家团结一心，而且进行

了精心的筹划，为阳明心学的传承、传播制定了清晰的方案; 薛侃不仅与阳明心心相印，于日常体贴入微、于学问
理解信奉，从而成为阳明孤独心灵的重要伴侣，而且对各种形式的质疑予以了解释和回击，从而削减了阳明心学

传播道路上的障碍，并维护了阳明心学的尊严与纯洁。可以说，在传承、传播和发展阳明心学的事业上，薛侃作
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，成为阳明弟子中的标志性人物。而且，薛侃在传承、传播阳明心学方面表现出的卓越智
慧和优秀品质，对当今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业，似亦蕴含了诸多积极性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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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阳明心学的形成与影响，虽然主因是阳明

自己的勤奋、聪慧与淑世情怀，但他弟子们的辅
佐不可小觑。王阳明自己经常强调师友间切磋
对传承圣人之学的意义，阳明说:“此事必须得师
友时时相讲习切劘，自然意思日新。”〔1〕薛侃则是

王阳明弟子中对阳明心学的形成与传播作出过

突出贡献者之一，湛甘泉说: “中离子薛子，其阳

明先生之入室弟子乎! 阳明公道义在人心，勋业

在朝廷，然而君子必以教言焉! 中离子行义在乡

里，忠节在朝野，然而君子必以学言焉!”〔2〕这既

肯定了薛侃对心学的传承，更赞扬了薛侃践行阳

明心学的努力。薛侃何许人也? 薛中离( 1486—
1545) ，名侃，字尚谦，揭阳龙溪都( 今属揭阳市)
人。据《王阳明年谱》记载，王阳明于 1514 年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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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，而《中离公行状》云: “越
甲戌，赴南宫不第，闻阳明先生官南畿鸿胪，讲孔

孟周程之学，遂就南监师事焉。”〔3〕薛侃正是此时

开始结识王阳明，并成为王阳明的早期入室弟子

之一。那么，作为王阳明早期弟子的薛侃，在阳
明心学的形成与传播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?

又作出了哪些贡献呢?

一、接引弟子 播学潮郡

如果说弟子队伍的壮大对于阳明心学的传

播与影响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，那薛侃是功不

可没的。薛侃不仅在阳明身边时便积极为阳明
接引弟子，即便回到老家潮汕，仍然不遗余力地

为阳明推荐年轻才俊，同时自己也招收许多弟

子，从而为王阳明心学队伍的壮大与学脉的延续

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据不完全统计，薛侃为王阳明接引的弟子有

数十人之多。比如，介绍杨毅斋兄弟拜师阳明。
薛侃说:“丙子( 1516 年) 乡试未撤棘，听讲于甘
泉先生。既而与弟鸾同领乡书，会试人京师。遇
中离，闻阳明先生之教，遂赴赣州，数月有省，驰

简致示知友云: ‘古人致知工夫，自是直接易简，
视后支离茫然无可入径庭矣。’”〔4〕又说: “庚辰
下第，见阳明先生，遂领达意。闻毅斋讣，南归，
尤勇往担当，釐家处众，井然有序。率徒百余师
事海涯于玉林，磨切汲引，亹亹不倦。”〔5〕这是说，

杨复斋不仅在薛侃的引荐下拜师阳明，而且率众

弟子百余人师事陈海涯，〔6〕从而极大地壮大了阳

明心学在潮汕的队伍。介绍兄长薛俊、三弟、侄
子拜师阳明。薛侃曾将自己认识、拜师阳明的情
形介绍给兄长薛俊，其兄即以为终于觅得圣人之

学所在，所以，其兄薛俊不仅自己向阳明执弟子

礼:“( 1516 年) 九月，阳明巡抚南赣汀漳。过玉
山，俊遂执弟子礼，问行己之要”，〔7〕而且率弟薛

侨、儿子宗铠拜阳明为师，薛侃说: “时宗朱
《传》，弟侃事阳明夫子于南畿，登第归省，因问
其说，叹曰:‘昔闻昆斋先生之论，亦有然者。此
乃见人心至同，圣学在是矣。’遂率其弟侨、子宗

铠而师之。”〔8〕介绍余土斋拜师阳明。薛侃说:
“正德戊寅，应贡北上，遇中离于南监，中离曰:
‘吾人之学必有印证，方能统会宗元。昔者邵康
节遍齐鲁宋卫之墟而归，非游也，学也。孔、孟周
流历聘，非独为仕也，传授也。有阳明先生在，如
欲进见，请为先容。’乃入见，先生闻其笃行，待以
殊礼，坐有倾而别。”〔9〕可见，余氏完全是在薛侃

“游说”下成为阳明弟子的。
薛侃返乡之后，仍然积极地为王阳明引荐弟

子。薛侨说:“先生亲师取友凡六年，始归于家，
屏绝外事，拳拳以汲引后学为急务。”〔10〕比如，介

绍林文从学阳明———“乡人林文亦来从学阳明。
文字载道，号希齐，揭阳人。……时阳明先生居
越，往来侍讲，学日益明。”〔11〕推荐吴继乔拜师阳

明:“吴继乔来梧州从学阳明……嘉靖戊子举人，
闻阳明讲学苍梧，往从之游。”〔12〕可见，薛侃虽然

不在阳明身边，但心系阳明，仍然想尽办法为阳

明引荐弟子。由于薛侃的持续努力，阳明潮汕籍
弟子日益增多。闻此，王阳明喜形于色，不仅对
薛侃赞赏有加，而且表达了谢意。阳明说:“自君
之弟尚谦始从予于留都，朝夕相与者三年。归依
所闻于予者语君，君欣然乐听不厌，至忘寝食，脱

然弃其旧业如敝履。君素笃学高行，为乡邦弟子
所归依，尚谦自幼受业焉。至是闻尚谦之言，遂
不自知己之为兄，尚谦之为弟; 己之尝为尚谦师，

而尚谦之尝师于己也。尽使其群子弟侄来学于
予，而君亦躬枉辱焉。非天下之大勇，能自胜其
有我之私而果于徙义者，熟能与于此哉! 自是其

邑之士，若杨氏兄弟与诸后进之来者，源源以十

数。”〔13〕这篇祭文，在表彰薛俊好学、果敢、笃行
的同时，更肯定了薛侃“尽使其群子弟侄来学于
予”的功劳。
为了使阳明心学在潮汕地区播下种子并得

到传承和发展，薛侃不仅为阳明接引弟子，而且

自己也兴建书院、广招弟子。在薛侨写的《行
状》中有一概括叙述: “潮人向尝知学，但未得其
宗要。先生与杨毅斋讲明于金山之麓，而陈海
涯、杨复斋辈相与就正观摩，潮学为之一变。”〔14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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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说，薛侃追随王阳明学习六年之后回到故

乡，搁置所有事情，一心宣讲阳明心学; 但当地人

开始并不明白心学宗旨，薛侃便与杨毅斋、陈海
涯、杨复斋等共同讲学，致力于阳明心学的介绍
和宣传，才使潮汕地区的学风为之一变。薛侃自
己也曾谈及与杨毅斋共同讲学对潮汕地区的影

响，他说:“时潮学未明，先生偕中离归自赣，发明
合一之旨，锐浣旧习，直培本根。以圣人为必可
师，万物皆吾一体，一时士友翕然兴起。”〔15〕而在

饶宗颐编撰的《薛中离年谱》中，对薛侃讲学的
时间及其影响整理、记录得更为详细。1519 年，
薛侃回到家乡，便与学友杨毅斋兄弟共同讲学:

“先生居乡，与杨氏兄弟讲学金山之麓。……
‘中离归自虔，始闻精一之旨，毅斋邀处北山精
舍，三年乃豁然。’”〔16〕1520 年，讲学于潮汕: “率
群子姓而教之曰: 德业进则举业精。三年间，游
其门者日益众，大叩则大鸣，小叩则小鸣，淬滌瑕

垢，而甄陶乎德业，津津如也。”〔17〕此谓薛侃在潮

州的讲学活动吸引了许多学子，而这些学子自然

成为了王阳明的再传弟子。1524 年，服满母丧
的薛侃结屋中离山，继续讲学，并使潮州学者精

神面貌焕然一新: “服阙，结茅中离山，以正学接
引，潮士为之一变。”〔18〕1525 年，继续与学友讲学
中离山，影响日盛，周边学者闻风而动，前来问学

拜师者纷至沓来———“讲学中离山。日与士友讲
习不辍。四省同志闻风远来，各自架屋以居，会
文孝德，兴发益多。”〔19〕而且，求学问道者不限于

书生，许多达官显贵亦聚集山中。黄佐说:“盖其
学本至诚，未有诚而不动者。当时名臣若季彭
山、刘晴川诸君，日诣离山，互相讨论。乡士大夫
若黄子国卿、成子子学、郭子维藩、林子光祖、杨
子日赞、杨子惟执，处士若陈明德、郑万化，无不
离山是游，景行行止，而士之以文学显、以德行称
者，彬彬多出其门。中离子孙，亦皆心学相传、科
第流芳，方兴而未艾也。”〔20〕足见阳明心学在潮

汕地区影响之广、之深、之远。
这些记载足以表明，自 1519 年回到家乡之

后，薛侃便将阳明心学引入潮汕地区并产生了广

泛影响———“自是王氏学盛行于岭南”。〔21〕当看

到阳明心学在潮汕开花结果的时候，想到自己的

努力获得回报，薛侃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，迫不

及待地向千里之外的老师汇报心学在潮州传播

的情况:“旧岁山斋初就，聚者皆新学之士。……
乃今痛自鞭勉，良友多集，为久聚计。有颇见大
意如李承、陈琠、李鹏、赖曰道，皆卓然有负荷意。
朝夕相磨，歌游于岩谷水石之间，使真意自长，妄

意自消，似觉简易。”〔22〕王阳明得悉潮州的盛况，

犹如身临其境，激动得夜不能寐，王阳明说: “书
来，谓仕鸣、海崖大进此学，近得数友皆有根力，
处久当能发挥。幸甚! 闻之喜而不寐也。”〔23〕而

且盛赞潮汕地区的心学发展领先于全国其他地

区，阳明说:“自是其邑之士，若杨氏兄弟与诸后
进之来者，源源以十数。海内同志之盛，莫有先
于潮阳者，则实君之昆弟之为倡也。其有功于斯
道，岂小小哉!”〔24〕将“海内同志之盛，莫有先于
潮阳者”归功于薛侃。在《祭杨士鸣文》中再次
盛赞了一番:“潮郡在南海之涯，一郡耳。一郡之
中，有薛氏之兄弟子侄，既足盛矣，而又有士鸣之

昆季。其余聪明特达毅然任道之器，后先颉颃而
起者以数十。其山川灵秀之气，殆不能若是其淑
且厚，则亦宜有盈虚消息于其间矣乎?”〔25〕王阳

明在肯定杨士鸣功劳的同时，更肯定了薛侃对心

学风行于潮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
无疑，正是由于薛侃的努力，潮汕地区才得

以形成阳明心学的传播群体，成为心学重要的根

据地，使阳明心学在粤东南广泛传播和发展。黄
懋允说:“退隐于中离山，讲道淑人，蔚为远近归
依。爰构祠于中山之阳，以崇阳明之祀，所谓笃
信固守执极而不变者，非其人耶! 故至于今，潮

士犹有阳明之学者，皆中离先生之力矣。中离因
圣学而祀阳明，潮人因阳明而知圣学，不有阳明，

孰开圣学? 不有中离，谁识阳明?”〔26〕的确，没有

阳明，无人开圣学之光; 没有薛侃，无人识阳明之

学。薛侃之于阳明心学在潮汕地区的传播，何其
重要也! 又如黄如桂说:“先生讲学绍兴，寻孔孟
之正脉; 倡道东南，振圣学之沉沦。潮之人士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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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良知之说而不失本原者，先生之力也。”〔27〕从

而在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中留下了一席之地:
“一郡之中，有薛氏之兄弟子侄，既足盛矣，而又
有士鸣之昆季。其余聪明特达，任道之器，后先
颉顽，而起者以数十。”〔28〕由是，阳明心学在南粤

开辟了一片天地，所谓“粤闽王学也”; 而所以如
此，其功非薛侃莫属也。

二、分担事务 慰藉心灵

南赣时期，王阳明不仅要忙于地方治理，还

要应付山贼的侵扰，同时兼具孙子、儿子、父亲、
丈夫、先生等多重身份，因而少不了家务的缠扰。
因此，王阳明若要从繁忙的家务、公务中腾出时
间钻研圣人之学、创立心学，必须有人替他分担
家务、公务。此外，王阳明在钻研圣人之学、创立
心学过程中，需要与人分享、与人交流，甚至需要
有人肯定和鼓励，而在他创立、传播心学的过程
中，也可能遭到他人的误解甚至诋毁，此时特别

需要有知己与他心灵沟通，相互慰藉。事实表
明，薛侃不仅替王阳明分担了家务、公务，而且是
王阳明心灵上的重要伴侣，在精神上给了王阳明

极为稀缺的安慰。
王阳明担任南赣巡抚时期，不仅重视讲学，

且酷爱讲学，所以尽管政务在身，仍然念念不忘

讲学。而其讲学之所以能够持续并扩大影响，与
薛侃等弟子的协助密切关联。《年谱》云:“先生
出入贼垒，未暇宁居，门人薛侃、欧阳德、梁焯、何
廷仁、黄弘纲、薛俊、杨骥、郭治、周仲……皆讲聚
不散。”〔29〕王阳明“未暇宁居”，足见其有多么忙
碌! 好在有以薛侃为代表的一众弟子协助，其讲

学活动才得以持续。《年谱》又云:“阳明公提督
军务，乐以讲聚而忘其冗剧。先生( 薛侃) 与友
冀、惟乾、郭浅斋、梁象峰日进请益，以迪初学，风
声鼓动，四方学士远集，沨乎洙泗之遗，大有功于

师门也。”〔30〕同样是强调王阳明军务繁忙情境

下，正是薛侃等弟子的协助，孜孜不倦，启迪初

学，王阳明心学的影响才越来越大、声名远播。
即便是回到潮汕之后，薛侃也曾数次回到阳明身

边，与同门侍讲阳明:“冬，过越，聚同门于会稽书
院，讲学数月。”〔31〕这是指 1521 年冬季，薛侃来
到绍兴，侍讲阳明数月。又: “春，先生在越。时
阳明丁外艰在越，先生与同门邹守益、黄宗明、马
明衡、王艮等侍讲，为讲乡愿一章。”〔32〕这是指

1523 年春季，薛侃又来到了阳明身边，与邹守
益、王艮等同门侍讲阳明。可见，薛侃在辅助阳
明讲学、培养弟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，作出
了突出贡献。
除了侍讲之外，薛侃还勤勉地协助王阳明处

理公务、家务。王阳明在丁丑年( 1517) 写给杨仕
德、薛侃的信中，就提及让薛侃处理公务、家务受
累之事:“即日已抵龙南，明日入巢，四路兵皆已
如期并进，贼有必破之势。……若诸贤扫荡心腹
之寇，以收廓清平定之功，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

绩。数日来谅已得必胜之策，捷奏有期矣。……
廨中事以累尚谦，想不厌烦琐。小儿正宪，犹望
时赐督责。”〔33〕此时阳明正忙于清剿贼寇，但仍

然牵挂公务、家务，所以有“廨中事以累尚谦，想
不厌烦琐。小儿正宪，犹望时赐督责”之问。而
在 1518 年的两封信中，他都提及感谢薛侃等人
调教小儿( 正宪) 之事。阳明说:“小儿劳诸公勤
开诲，多感多感! 昔人谓教小儿有四益，验之果

何如耶? 正之闻已到，何因复归? 区区久顿于

外，徒老诸友往返，念之极切悬悬。今后但有至
者，念之极切悬悬。今后但有至者，须诸君为我
尽意吐露，纵彼不久留，亦无负其来可也。须诸
君为我尽意吐露，纵彼不久留，亦无负其来可

也。”〔34〕在随后的一封信中又提及: “小儿劳开
教，驽骀之质，无复望其千里，但得帖然于皂枥之

间，斯已矣。门户勤早晚，得无亦厌琐屑否? 不
一。”〔35〕王阳明在给薛侃的信中数次提及教育小

儿之事，而且询问薛侃的感受，并表示了感谢。
这清楚地说明，薛侃的确为王阳明分担了家务、
公务，充当了大管家的角色，诚如《年谱》云:“时
延尚谦为正宪师，兼倚以衙中政事。”〔36〕

作为王阳明的得力助手，薛侃的贡献显然不

仅表现在看得见的家务、公务分担上，也表现在
—081—

2023． 3·学术史谭



无形无相的精神慰藉上。作为心学大家，王阳明
对自己的学问有着超强的自信，但独处时难免

“心寂寂焉”，也会遭遇精神上的孤独，因而希望
有人能理解、呼应他的心学主张，而事实上极少
有人能够在同一层面与阳明进行呼应，王阳明

说:“鄙人之见，自谓于此颇有发明，而闻者往往
诋以为异。”〔37〕阳明自认为对圣人之学有所发

明，无奈不为人所理解，反而遭到质疑和诋毁，所

以需要心灵上、精神上的沟通和激励。薛侃似乎
就是上帝为阳明安排的角色。
薛侃偶尔也会离开阳明探亲访友，王阳明是

怎样的心情呢? 王阳明在 1518 年初写给薛侃的
信中说:“此间朋友聚集渐众，比旧颇觉兴起。尚
谦既去，仕德又往，欧阳崇一病归，独惟乾留此，

精神亦不足。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，苦于接济乏
人耳。乞休本至今未回，未免坐待。尚谦更静养
几月，若进步欠力，更来火坑中乘凉如何?”〔38〕王

阳明先是寒暄薛侃回到玉山的感受，接着便是

“尚谦既去，仕德又往，欧阳崇一病归”，特别是
“诸友中未有依靠得者，苦于接济乏人耳”，寂寞
之态油然而现，从而“请求”薛侃“更静养几月，
若进步欠力，更来火坑中乘凉如何”，说的似乎是
日常事务及学问之事，实际上是希望薛侃尽早回

到身边，能够“唠唠嗑”。而这年春天，薛侃携兄
薛俊、弟薛侨、侄薛宗铠等来赣，聚集在阳明身
边。〔39〕薛侃不仅自己回来了，还为阳明带来数名

新弟子。从中不难体会到阳明对薛侃的牵挂和
依赖。一位先生，对刚离开自己不久的学生如此
眷念，不是因为心灵上的契合，是很难作别的解

释的。
即便薛侃回到了潮汕，王阳明对其仍然念念

不舍。阳明回到绍兴后，身旁已有钱德洪、王畿
等高徒侍讲，但仍然希望薛侃来到绍兴。薛侃
说:“闻有召命，未审出得成否。摅此为天下共人
人所深愿也。侃钝根小识，平日莽莽而修，忽忽
而言，未尝于极冷落处蓄聚，极峻绝处锻炼，正图

恳切探求，冀堪告语沙边竹下，罄我秘密。乃今
多事，恐不能以得此矣。……第恐离索既久，仪

型既远，差失毫厘有不自觉者。向虑左右乏人任
接引之劳，每怀走侍。今有德宏、汝中、师伊诸友
在侧，侃可以缓咎矣。”〔40〕薛侃以为阳明的“召
约”是天下人共同期盼的心愿，但苦于自己学识
不够、修养未济而正在努力探求之中，且家事繁
多，分身无术，又考虑有钱德洪、王畿在侧，也就
只有暂缓前往而违背老师的心愿了。字里行间，
情真意切。
王阳明与薛侃在心灵上的契合，亦可从薛侃

在阳明去世后流露的情感中体会———“戊子，入
京师，闻阳明公之讣，为位于兴隆寺，率侨与四方

同志欧阳南野、魏水州辈数十人，朝夕哭焉。欲
弃职奔迎，或曰: ‘即选言官，宜少俟。’先生弗
听。方公西樵时为冢宰，亦劝曰: ‘重望舆论攸
属。’亦弗听。求使山东，公事暇趋王氏家，事无
大小，咸为经理，然后反。”〔41〕薛侃闻悉阳明去

世，不仅率众人朝夕痛哭，而且立即奔赴阳明老

家，为阳明料理后事，王阳明、薛侃师徒感情究竟
有多深厚，薛侃的行为已经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总之，薛侃不仅在家务、公务上替王阳明分

忧解愁，而且在精神上成为阳明的重要伴侣，以

慰藉阳明的心灵。可以想见，由于家务、公务之
事有了薛侃的分担，从而为王阳明从容地创构心

学提供了方便; 由于在心灵上有了薛侃的交流和

慰藉，从而使王阳明的精神得到滋养并更加健

实。

三、刻印文录 创办书院

刻录是传承思想的载体，书院则是传播思想

的途径。如果王阳明心学要得到传承、传播，必
须依赖于刻录和书院，而薛侃在这两方面都作出

了独特贡献。诚如上述，薛侃长时间陪侍在阳明
身边，对阳明心学的精髓有着切身体验和感悟，

同时，薛侃也是个有心人，自觉到保留阳明语录

的重要性，因而他一直在默默地记录着阳明的讲

学内容和平时的教诲，以待时机刻印。而且，从
“分担家务公务”可以看出，薛侃实际上是阳明
信赖的得力助手。薛侃对书院在传播阳明心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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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作用也有着深切的认识，他将创办书院视为

传播阳明心学的重要途径。
( 一) 抄刻文录

据相关文献记载，薛侃抄录、刻印阳明文录
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。其一，抄录《朱子晚年定
论》。王阳明弟子袁庆麟说: “《朱子晚年定论》，
我阳明先生在留都时所采集者也。揭阳薛君尚
谦旧录一本，同志见之，至有不及抄写，袖之而去

者。众皆惮于翻录，乃谋而寿诸梓。谓‘子以齿，
当志一言’。”〔42〕饶宗颐《薛中离年谱》对此作了
进一步考证后确认: “《定论》卷末有正德戊寅
( 1518 年) 六月余都袁庆麟跋云:‘揭阳薛君尚谦
旧录一本，同志见之，至有不及抄写，袖之而去。
众皆惮于翻录，乃谋而寿诸梓’云云。是阳明
《朱子定论》，乃初为先生手录也。”〔43〕即谓薛侃

第一个抄录《朱子晚年定论》。而《朱子晚年定
论》对阳明而言非常重要，阳明说: “予既自幸其
说之不谬于朱子，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，

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，而不复

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，竞相呶呶，以乱正学，不自

知其已入于异端。辄采录而裒集之，私以示夫同
志，庶几无疑于吾说，而圣学之明可冀矣!”〔44〕由

于阳明提出的心学遭到某些人的质疑，所以阳明

对偶尔在朱子晚年的文集中找到与其心学观点

一致的内容自然喜出望外，因为这可以轻松地平

息那些抨击他背离朱子而标新立异的议论。王
阳明在《与安之》中又提及: “留都时偶因饶舌，
遂致多口，攻之者环四面。取朱子晚年悔悟之
说，集为定论，聊藉以解纷耳。门人辈近刻之雩
都，初闻甚不喜; 然士夫见之，乃往往遂有开发

者，无意中得此一助，亦颇省颊舌之劳。近年篁
墩诸公尝有《道一》等编，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
念，故卒不能有人，反激而怒。今但取朱子所自
言者表章之，不加一辞，虽有偏心，将无所施其怒

矣。尊意以为何如耶? 聊往数册，有志向者一出
指示之。”〔45〕看来，在南京时，王阳明的心学主张

的确遭受了较多的攻击，指其背离先贤朱子之

学，这不能不让他备受压力。因此，当阳明随意

从朱子晚年文集中挑选到那些“悔悟之语”、竟
然不费吹灰之力地封住了质疑人嘴巴的时候，又

不能不令王阳明大为惊喜。因此，从王阳明对
《朱子晚年定论》的评价看，薛侃的抄录是具有
重要而特殊意义的。
其二，刻印《传习录》。之所以有《传习录》，

首功无疑是徐爱。徐爱说:“从游之士，闻先生之
教，往往得一而遗二。见其牝牡骊黄，而弃其所
谓千里者。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，私以示夫同
志，相与考正之。庶无负先生之教云。”〔46〕可见，

徐爱跟随阳明时便有记录阳明言论的自觉意识。
但徐爱的记录如果不加以刻印，肯定无法保存，

特别是阳明并不主张刻印的情况下，徐爱说:“今
备录先生之语，固非先生之所欲。”〔47〕然而，由于

薛侃的刻印，使徐爱的记录陡然升值了，从而也

显示了薛侃刻印的地位。薛侃不仅将自己收集
到的阳明语录归在一起，而且加以分类并刻印。
《年谱》云: “( 1518 年) 八月，门人薛侃刻《传习
录》。侃得徐爱所遗《传习录》一卷，序二篇，与
陆澄各录一卷，刻于虔。”〔48〕《年谱》又云: “《传
习录》薛侃首刻于虔，凡三卷。至是年，大吉取先
生论学书，复增五卷，续刻于越。”〔49〕南大吉所刻

“文录”正是在薛侃的基础上完成的。薛侃说:
“先生之言始录自赣，曰《传习录》，记其答问语
也; 录于广德，曰《文录》，记其文辞者也; 录于姑
苏，益之曰《别录》，记其政略者也。”〔50〕其中特别

强调了《传习录》首次刻录于南赣，而各种“文
录”有着不同的内容和价值。由于徐爱、陆原静
所记阳明语录并未刻录，不利于保存和传播，因

而薛侃的刻录具有标志性意义。薛侃还告诉人
们《传习录》版本哪个更好———“阳明先生《传习
录》后一本更好。盖先生自庚辰、辛巳后造诣深
矣。要之有本之学，自有日新不已之妙。其《文
录》、《诗录》分年不分类，其进自可见。”〔51〕同时

提醒人们，阳明的学问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

断精进的，阳明的文献都有标明年月，读者可以

自行去分辨、欣赏。这对后人学习、研究阳明心
学具有宝贵的指导意义。黄绾曾高度肯定刻印

—281—

2023． 3·学术史谭



《传习录》的意义:“刻梓以行，庶传之四方，垂之
来世，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，则先生之学之道为

不亡矣。”〔52〕无疑，在整理、编撰阳明语录方面，
薛侃是具有特殊地位的。
其三，编撰《阳明先生则言》。如上所言，记

载阳明答问语的《传习录》、记载阳明文辞的《文
录》、记载阳明政略的《别录》都有刻印，但薛侃
发现不方便携带，于是与王畿从这些本子中汇集

精华于一册。薛侃说: “录既备，行者不易挟，远
者不易得，侃与汝中萃其简切为二帙曰《则
言》。”〔53〕这就是《阳明先生则言》的由来。在另
一份文献中，薛侃也提到编《阳明先生则言》之
事:“小弟不幸，近闻期丧，亦即欲归，因与龙溪议
《传习录》前本还多蚤年之语，后本已拆入书类，
而《文录》《别录》之多，士友不易得。即采诸友
杂记再刻一本，又摘后录中要言别为二册，庶自

便览，亦可广传。先师一生，懃懃欲发明此学，未
及大明而中道丧亡。同门之士人各一方，又不免
随其所见所至以自发明耳。不得遗言常在左右
警发，鲜不落偏。况四方有志，思恨不及抠隅耳。
受者多以二书得成，庶几得之精神心运之余，而

有作者以嗣续阐明乎将来，则亦吾师未了之怀、
未终之愿也。”〔54〕这段话叙述得详细一些，谈到

了编《阳明先生则言》的原因、经过和意义。
其四，刻印《阳明先生诗集》。薛侃说: “先

生既没，吾友宽也检诸笥，得诗数卷焉; 畿也裒诸

录，得诗数卷焉。侃受而读之，付侄铠锓诸
梓。……诗之教，性情而已矣。离性情而言诗，
非古也。由性情而出焉，谓之非古，可乎? 夫性
者，良知之体也; 情者，良知之用也。是故吾师之
学，致良知而已矣。良知致则性情正，性情正则
种之艺生矣。”〔55〕王阳明去世后，钱德洪、王畿分
别保留了阳明的诗数卷，薛侃读后很受启发，便

嘱咐侄子薛宗铠刻印，并从诗与性情关系阐述了

刻印阳明诗作的意义，认为诗教无不关乎性情，

诗不离性情，而性是良知之体，情是良知之用，因

而良知致，性情正，所以刻印阳明诗集自然是对

阳明良知学的极好继承和宣传。总之，薛侃在保

存阳明心学文献上的贡献既是基础性的，亦是独

特的。
( 二) 创办书院

薛侃回到潮汕后，因讲学之需在当地创办了

书院，何维柏说: “既免，归山中，日与士友讲习。
既而率诸士白当道立祠宗山以祀阳明，崇劝

也。”〔56〕但其创办的最有影响的书院还是天真精

舍。有文献记载: “侃素慕王守仁学，早出其门，
精思力践，师门以勇锐见称。既归，遂筑天真精
舍，祀守仁其中，时与同学讲求其中，且为戒于后

曰:‘此讲学公所，后世王氏、薛氏子孙世世无所
干预’。”〔57〕其中谈到建造天真精舍是为了祭祀

阳明和聚集同门讲学，但更重要的还是继承、传
播、弘扬阳明心学。薛侃说:“今我先师学得其宗
而教有序，学者因闻而入，随资有悟，势莫能以一

也。所赖即始要终，磨偏去蔽，底于中立，乃不孤
至训，无怍此生。若遂离群索居，则仪刑既远，证
救无闻，他时隳颓弗振，传授失真，盖有所弗免

矣。同志咸为是惧，追惟先师之志，尝欲于西湖
之上、天真之麓卜书院，以便讲学。”〔58〕天真书院

的建造是为了防止后人理解阳明心学陷于偏颇，

同时为了防止阳明心学随时间推移失去本貌，也

为了给同门提供一个切磋辩论的场所，无疑是同

门一大幸事:“谋既集，会聚有期，藏修有地，足为
同门一幸矣。”〔59〕薛侃的说法在薛侨写的《行状》
中也予以了强调，薛侨说: “先生归至越，懼离索
之益荒，建天真精舍以萃同志，善类孚助，不月而

成，人以为神异。”〔60〕从薛侨的话里可出看出，薛

侃曾去浙江一趟，但浙江的情形令他非常沮丧和

忧心，同门离群索居，道场荒芜凄凉，先生模形渐

远，便萌生了建造天真精舍以联络同志切磋奖

掖、重振心学的念想。
薛侨谓书院“不月而成”，的确有轻描淡写

之嫌。因为实际上，创办书院并非易事。首先必
须筹集资金，薛侃说: “同门有力与仕而禄厚者，
自十金至五十金，各随寄至，交与刘兄登薄支用，

兴造之余，置田以资岁给，乃为可久。不审诸兄
谓何? 谨驰报。”〔61〕薛侃号召同门，有钱者出钱，

—381—

心学的东南之光



有力者出力，各人量力而行，并提出了置办田产

以自耕自足的方案。《天真精舍勒文》云:“是举
也，成夫子遗意，四方同志，协而成之，勒之石，俾

世守者稽焉。”〔62〕这清晰地表明，书院的落成，既

是薛侃倡议、谋划的结果，同时也是同门积极响
应和支持的结果。
当然，书院最重要的工作还是活动的内容及

其安排，这方面薛侃也花了不少心思。《年谱附
录》云:“侃奔师丧，既终葬，患同门聚散无期，忆
师遗志，遂筑祠于山麓。同门董沄、刘侯、孙应
奎、程尚宁、范引年、柴凤等董其事，邹守益、方献
夫、欧阳德等前后相役; 斋庑庖湢具备，可居诸生
百余人。每年祭期，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，四方
同志如期陈礼仪，悬钟磬，歌诗，侑食。祭毕，讲
会终月。”〔63〕其中传递的信息是，天真书院建成

后，薛侃与同门董沄、刘侯、孙应奎、程尚宁、范引
年、柴凤等共同管理，后来邹守益、方献夫、欧阳
德加入其中，每年春秋二仲月仲丁日，同门从四

面八方云集书院，先祭祀阳明先生，礼毕开始讲

会，直至该月结束。
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耗费了薛侃大量心

血的天真书院，不仅完全达到了薛侃的预期，而

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之所以说达到了预期，薛
侃说:“翰至，知留天真，喜慰喜慰。人近师友，自
是有进。索居混处，若吹火寒湿之中，与红炉之
侧、风关之下自不同。书院先师精神所绥，道之
所在，至者剔刮，犹红炉也; 友朋时聚，八省通津，

明德经注，犹风关也。得此为益，吾人更有甚
事?”〔64〕这就是说，天真书院成了师友们切磋而

相互激励之平台，成了阳明先生精神传播之场

所，成了周围多省学者交流之中心，薛侃不能不

以此为自豪。所以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可以王
阳明再传弟子张元忭的评价为证:“明兴百余年，
迨乎正、嘉之际，理学乃大振，海内书院以千百
计，而淛之天真、泾之水西为最盛。天真之始，文
成公尝托迹焉，而诸门人相与卒成之。”〔65〕因此，

天真书院的创办，对阳明心学的传承、发展和弘
扬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。

四、融洽王湛 凝集同门

王阳明在世时，对阳明心学不能理解和接受

者也大有其人，甚至非常亲密的朋友之间也存在

学术观点的差异; 阳明去世后，虽然不能说树倒

猢狲散，但同门弟子显然不能如阳明在世时齐

心，甚至彼此之间渐生嫌隙。薛侃对此心知肚
明，从而意识到协调这些关系的重要。
王阳明与湛甘泉是道友，而且友情非常深

厚。王阳明说:“甘泉之学，务求自得者也。……
吾与甘泉友，意之所在，不言而会; 论之所及，不

约而同; 期于斯道，毙而后已者。”〔66〕阳明认为二

人学术观点往往不谋而合，而且为了共同信奉的

理念可以牺牲生命。湛甘泉则以诗表达与阳明
的友情:“自我初识君，道义日与寻; 一身尚三益，
誓死以同襟。生别各万里，言之伤我心。”〔67〕大

意是: 自从与你相识，我们就共同探寻圣人之道，

你我都以友直、友谅、友多为尚，虽然不能求同
生，但愿能求同死，平日里你我各奔东西，可一旦

想起你便伤心至极! 足见王、湛二人的友情多么
纯粹、深厚! 但这也不排除他们在学问上的某些
分歧。王阳明心学“头脑”是“致良知”，而湛甘
泉的根本思想是“随处体认天理”。阳明认为湛
甘泉的主张离圣人之学隔着一层。两位先生的
差异，让学生们亦生尴尬。但阳明学生从中调和
者居多，薛侃就是一位出色的“和事佬”。薛侃
说:“先生与阳明尊师，其学同，其心一，其为教虽
各就所见 发，不害其为同也。况体贴天理，扩
充良知，均出前贤，不可谓周静不如程敬，孟义不

及孔仁也。向至浙，闻自南雍来者传有抑扬之
语，侃谓非先生意也。先生、阳明一体者也，痒疴
切己，休戚相关。其学是欤，自胥取益; 非欤，虚
心往复，必归极则而后已。昔人粗心浮气，徒致
参商，千载弗满。曾谓二先生亦有然哉?”〔68〕在

薛侃看来，湛甘泉与王阳明的学问相同、成圣之
心归一，只是为学方法上存在些微差别; 体贴天

理与扩充良知，也非王、湛二位发明，皆属先贤之
说，不能说周敦颐的“静”不如程颐的“敬”，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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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孟子的“义”不如孔子的“仁”，名异而实同; 往
年在浙江听说来自您身边的人有贬抑阳明之语，

我敢肯定不是您的意思; 您与阳明先生乃是一

体，对的地方，相互取益，不对的地方，相互包容，

让其自己决定是非; 历史上出现的人心浮躁、争
强好胜、无休止相互攻击之象，难道您二位先生
会认同? 薛侃这个协调方式堪称绝妙! 第一，将

甘泉学说与阳明学说放在同一层级，而且在根本

观点上是相同的，湛甘泉自然不会反对; 第二，指

出湛、王二人的主张都是先贤所创，诸贤所论各
有所长，不好说谁优谁劣，湛甘泉也不会否认; 第

三，听说您身边有人贬抑阳明，但肯定不是先生

您的意思，这样，即便是湛甘泉的意思，也为他铺

好了体面的台阶下; 第四，您的学问与阳明先生

的学问可以求同存异，互相包容，谁的学问更接

近圣道，让历史去评论，湛甘泉肯定不会反对这

种主张; 第五，历史上出现过的粗心浮躁、搬弄是
非、无休止攻击之乱象，肯定不会为您二位先生
接受，湛甘泉对此亦绝对认同! 那么，薛侃这种

绝妙的“协调”有没有起到作用呢? 湛甘泉晚年
写有《潮州宗山精舍阳明王先生中离薛子配祠堂
记》，其中言及薛侃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与忠诚问
题。湛甘泉说:“吾为此懼，往往为之明辨以闲阳
明之道，岂得已哉? 闲阳明之道以闲孔、孟、周
公、文、武、禹、汤、尧、舜之大道，岂得已哉? 而弟
子或疑而訾焉。譬之若考有友，诫其友之弟子
曰:‘毋敝尔考室庐，毋亏尔考典籍，毋荡尔考田
里。’谓之不忠于其考而訾之，可乎?”〔69〕这段话

不仅表达了湛甘泉对薛侃忠于阳明品质的认可，

肯定了薛侃对阳明心学理解和把握的准确，而且

赞扬了薛侃劝戒朋友的弟子忠于自己先生的行

为。这说明早年薛侃写给湛甘泉的《奉甘泉先
生》，湛甘泉一直记在心里。如此看来，薛侃的这
番协调，至少缓和了王阳明与湛甘泉之间的紧张

关系，从而使阳明心学与甘泉心学并行不悖而共

同发明圣人之学。
王阳明去世之后，他的弟子们虽然不能说分

崩离析，但显然不如阳明在世时团结一心。钱德

洪说:“师殁后，吾党之教日多歧矣。”〔70〕而且，阳

明还留下了未了的“公案”，邹守益说: “今同志
调零，存者复散慢，先生未了公案，尚及时完

之。”〔71〕因而协调同门的关系以维护其师之尊，

便成了薛侃的燃眉之急。薛侃便是促使同门团
结在一起的精神领袖，他不辞辛劳地做了许多繁

杂的工作。
王阳明去世不久，薛侃就与另一位同门邹守

益商量处理阳明身后的相关事宜。薛侃说: “贵
恙康复，深为斯道幸。先师遗弃，许多未结，尚祈
会聚山中，了此公案，而一二同志亦渐凋零，计亦

非可久延矣。但须人人实际，开拳见子，个数自
明，不劳猜量，乃易为力耳。但自咎从前孟浪过
了日子，今于丰约去处扫除稍宁，而是非顺逆景

界犹时有碍，毕竟声臭未泯，根尘未浄乃尔。幸
垂砭教。”〔72〕这是说，阳明先生留下了许多未了

结问题，同门有必要聚在一起切磋讨论，大家以

诚相待，实事求是，各抒己见，以明其理。为了使
同门不致隔阂而生异见，薛侃持续地、不厌其烦
地邀约同门组织会讲、聚会切磋。
天真书院落成之后，薛侃虽然远在潮汕，仍

然会抽时间来到杭州组织并参与会讲，薛侃曾写

信给弟子倪润说:“即因贱恙就医江浙，与同志有
天真之约。天真在杭州，去淮十余日耳，不知五
六月间能往一会否?”〔73〕这是希望弟子倪润来杭

州参加天真之约。另一封信则说: “是行诸友多
集，拟集杭之天目，计当数月，而龙溪、南山、碧洋
诸名德具在，亦一盛会也。”〔74〕此言赴天真书院

之约，相聚数月，有王龙溪等一众杰出同门相互

切磋，乃一盛会，希望倪润亦能拨冗参会。
王畿是王阳明弟子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，

在阳明去世后成为诸多学者追随的学术明星。
薛侃以此为喜，视为“畏友”，〔75〕并希望王畿在同

门中作出表率成为凝聚力量，因而每次会讲薛侃

必邀约王龙溪。薛侃说:“来年有兴一游，或就近
武夷、匡庐约一会何如? 师模既远，同志日零，大
业未就，何以能慰? 迩来先师尝托一梦，寄语与

兄洎侃，皆生前肝鬲语，人所不及闻也。幽明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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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，吾兄何以卒教? 便中不吝。”〔76〕约请王畿一

会，地点无论是武夷，还是匡庐都可以; 并说梦中

阳明先生托话给薛侃和王畿，都是不许他人听的

生前肺腑之言，足见薛侃心之切。再如:“安得吾
丈一聚几时? 庶过寡咎泯，诚至望也。承明春之
约，以终先志，不审能果否。”〔77〕询问王畿有无时

间相聚，希望通过与王畿的切磋减少自己的过

错，又一次诚邀王畿。薛侃反复邀约王畿参加同
门会讲，实际上还是希望王畿为王学站台，以使

会讲更具影响。
江右是王阳明心学的重镇，聚集了众多弟

子，但诸弟子对阳明心学的理解各有心得，因而

也需要大家聚在一起沟通交流，相互促进、相互
奖掖。薛侃得闲也会不辞辛苦，远赴江西、浙江
参与同门聚讲。1536 年，薛侃先是赶往江西:
“先生命驾往至吉安，为邹东廓、罗念庵辈留处青
原书院者旬月，四方同志听讲数百人。”〔78〕然后

来到浙江:“督学少湖徐公闻之，檄吉安、临江各
郡之士赴讲授，群心翕然归依。先生语诸同志
曰:‘不可’。遂辞而避之，往天真修葺祠宇，访
阳明之孤，阐遗教以维同志。”〔79〕在浙江，“钱绪
山、王龙溪、王渐逵来会”。〔80〕薛侃也向其他师友

分享了此次游学的经历与收获:“沿途游罗岩、青
岩，抵临，双江、东廓、水洲、瑶湖皆来会，而西川、
子兆、思仁皆日切磋。聊此奉报，初瘥不能多
及。”〔81〕这里提及的聂双江、邹东廓、罗念庵、魏
水洲、王臣、钱德洪、王畿、王渐逵等，都是王阳明
的著名弟子。可以想象，薛侃此行对维系同门关
系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
薛侃对同门多是称赞有加，就是希望从

“心”上消除彼此的隔阂。比如，对阳明晚年陪
侍身边的钱德洪、王畿、王艮这几位重要师弟，薛
侃非常注意“平衡”他们的关系，对王畿、王艮的
评价是: “龙溪得先师之髓，心斋得先师之
骨。”〔82〕这个评价在伯仲之间，二王听得都舒服。
而对王艮、钱德洪、王畿三位启发能力的评价则
是:“心斋善耸发人，绪山善汲引人，龙溪善省悟
人，皆吾所不及。”〔83〕三人各有特色但不分高低，

薛侃矮化自己抬高同门的艺术，自然会收到积极

的效果。薛侃还号召同门应该效仿禅宗“僧赞
僧”。由此看出，薛侃在协调同门之间的关系上
是非常用心的，尽可能让每位同门即便观点相左

也绝不互讦。而从其他同门的情况看，似乎不像
薛侃如此热情、积极地以王阳明心学的名义号召
大家聚在一起切磋学问，比如王畿说:“先师祠中
旧有初八、廿三会期，频年以来，不肖时常出赴东
南之会，动经旬月，根本之地反致荒疏，心殊恻

然。”〔84〕王畿自己承认由于经常参加东南之会，

没有顾及根本之地，以致荒疏，心里非常愧疚。

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，王畿在组织同门会讲工作

上不是那么上心的，这也衬托了薛侃的贡献。

可见，在阳明去世后师友精神日趋涣散情境

之下，正是薛侃不辞辛劳地奔走，以行动串联同

门，以心凝集同志，使阳明心学一脉得以传承、光
大。薛侃这种为弘扬阳明心学不顾一切的精神，

不能不令同门动容，不能不令同门赞叹。王艮
说:“先师良知之教，卓贯千古，微吾兄孰能与此
哉? ……此又在于吾兄消息权度之力焉，非区区
所能与也。其不知此意者，遂诽诽日甚，虽有一
二同志亦操戈入室矣，而况他人哉。”〔85〕这是说

阳明逝世后留下一大堆家务事，是薛侃不厌其烦

地从中周旋、调解，才使王氏家族诸事理顺而趋
太平。邹守益则说: “九月五日收彭山兄处所惠
教言及《研几录》，知日新之功，鼓舞来学，在于
师门，可谓克家矣。”〔86〕“克家”，谓能承担家事、

继承家业的人。邹守益称薛侃为“克家”，就是
认为薛侃配得上阳明心学的掌门人。这种身份
突出表现在组织协调上。

总之，薛侃在巩固王阳明与湛甘泉的友谊、

协调凝集同门的关系等方面，的确是尽心尽力，

为阳明心学的传承、弘扬创造了宽松而良好的环
境。罗洪先说:“当是时，先生远游归，盖思与海
内友朋各取所长，各弃所短，求圣人之学大明于

世，以不负父师承传之重，意何锐也。”〔87〕诚哉，

斯言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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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精心筹划 回应质疑

前文所及创办书院、刻印文录、协调同门关
系等，无不是薛侃为继承、弘扬阳明心学所进行
的筹划，这里借助相关文献进一步展示薛侃为传

承、弘扬阳明心学所作的努力，以凸显薛侃的用
心、勇毅和胸怀。此外，自王阳明提出心学始，质
疑、诋毁之声此起彼伏，被某些人视为异端邪说，
直至阳明去世之后，仍然有人喋喋不休。以弘扬
阳明心学为职志的薛侃，自然不能袖手旁观，他

以“理”服人，委婉慷慨，精准回击。
如上所述，薛侃早年就服膺阳明心学，忠贞

不渝。今逢阳明去世，薛侃在祭文中写道:“夫子
逝矣，慨衣归之无从，虑身世之弗立，郁郁如痴，

奄奄在告，盖一年于兹矣。方将矢证同志，期奉
遗训，尚赖在天之灵昭鉴启牖，使斯道大明于天

下，传之来世，以永芘于无穷。是固夫子未尽之
志也。灵 将驾，薄奠一觞，衷怀耿耿，天高地
长，于乎哀哉!”〔88〕忧心阳明心学失传，希望秉承

阳明遗训，使心学大明天下、流传来世，以庇护生
民于无穷，此即阳明先生未竟之志。这样，对继
承、传播阳明心学的事业进行规划，便成了薛侃
的当务之急。
因此，王阳明去世不久，薛侃便与钱德洪、王

畿商量如何传承、传播阳明心学之事。薛侃说:
“公弼兄来，得读讣告词，恻然哽咽之中有毅然负
荷之期，别后新功，于此 见。敬服敬服。师门
有赖，斯道之幸也。自学不明，此道离而为文学，
画而为谨原，激昂为气节，驰逞为功能，皆谓自足

焉止矣，奚复讲学之为? 斯言出而仁之体亡，仁

体亡，此人欲所以横流，禽兽所以逼人，吾师所以

暌于时也。夫唐、虞之为唐、虞，以其能使黎民敏
德也; 三代之为三代，以其人人为君子也。由今
之学，无变今之俗，能使黎民敏德否? 能使人人

君子否? 如谓弗能，则学之不讲诚可忧，与人同

归之念不可不急矣。吾师上承千圣，下开绝学，
正在此念纯切无替，是以斯文渐兴，斯道渐明，而

世之爱吾师、知有此事者谓此为多，不爱吾师、不

知此事者谓此为虚，亦可哀矣。所赖此理在人
心，磨劫不泯。都下信向日众，则四方可知，后世
可知。吾辈正当任其责，务以兴起斯文为己任，
庶几以一衍百，以百衍千，以千衍之万亿，则斯道

之寄为不孤矣。愿审己相时，虚心体物，以会天
下之同，尽此生之为，只干此一事足矣。若人持
一见，地各一方，则此学之明不明，未可知也。不
审诸兄以为何如。”〔89〕薛侃肯定了钱德洪、王畿
讣告词中所表达的继承、弘扬阳明心学的责任
感; 阐述了阳明心学的重大地位和价值; 批评了

某些不懂心学的人，认为他们非常可怜; 将传承、
弘扬阳明心学视为同门的神圣职责，提出将弘扬

阳明心学作为此生唯一事业。这实际上是对钱
德洪讣告词中主张的呼应，讣告词中有这样的

话:“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见于行，没乃光于万世
者，亦以其门人子弟相守不变耳。三年之外，门
人治任将归，人揖子贡，相向失声，是非儿女之情

也。三年之聚，亦以精其学也。子贡反，筑室独
居三年，则益粹于进矣。凡我同志，远者、仕者，
虽不必居三年，其亦肯间相一聚，以庶几相期于

成乎?”〔90〕号召同门团结起来，为弘扬阳明心学

而奋斗。而就薛侃个人而言，明确提出此生以传
播、弘扬阳明心学为唯一事业，其胸怀、其气象、
其品格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。
在给邹守益的信中，薛侃更为详细地阐述了

弘扬老师学问的原因、意义和决心。薛侃说:“此
学未明，吾师虽死不目瞑，匪惟天下贸贸，而吾辈

亦或苗而未秀，秀而未实，又如生者菽稷未分，种

子方辨。聚谈之间未及出语，已有尔是我非之不
一矣。持此以往，东崩西析，讫无底止，则又安能
明诸人、明诸后乎? 用是远体先修之意，合力兴
此书院，使会有方而一有期，拼此一生干此一事、
明此一件，天地神灵亦当昭临相协，以终厥志。
拘之前瞻后顾，终不济事，殆夫子所谓防虎患者

也。《轮年约》与《书院报》二纸奉冀裁教。”〔91〕

薛侃首先强调，如果心学不明于天下，阳明先生

虽死不会瞑目，进而言天下还有许多昏庸糊涂之

人，而同门中也有苗而未秀、秀而未实者，如此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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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，必然分崩离析，心学怎么可能被当世人明白、
为后世人接受呢? 因此，必须趁早做实基础性工

作，合力建造天真书院，从而为同门、同志的会讲
提供地点和时间保证。而完整详细的规划在《轮
年约》《书院报》两文中，请邹守益修改完善。并
再次发誓，此生只做继承、弘扬阳明心学这一件
事。
天真书院是薛侃传播、弘扬阳明心学规划的

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书院创办之前，薛侃就对书
院的运作进行了规划。薛侃说: “然苟无其人以
主之，终是来去弗常者，至者靡依。每岁议延端
的一友常居其中，有事必自请代，代者至，乃离而

去。凡吾同志，无分仕隐，遇暇来聚，或有羁，二
三载之间，亦谋一集，或行过四方，必迂途取道以

会，庶几夹辅相益，日归精一。而海内有志之士，
抱未及门之憾者，亦得远临，互相发明，以是承接

不已，当与天下同归于善而后已也。是岁已请德
宏兄，明岁请汝中兄，盖二兄侍师日久，得深而见

的者也。嗣是而后，于诸友中请代，请者端的，则
代者必端的矣。如此庶先师未尽之志，吾侪鲜终
之怀可以少舒，而天下不容泯灭之一脉亦或可扩

而彰矣。”〔92〕薛侃提出的规划是: 每年必须延请

一位同门主持其中，如果主持者有事需要离开，

必须安排好接替者; 头一年请钱德洪主持，次年

请王畿主持，钱、王二兄陪侍先生多年，深得先生
学问真谛，此后由同门轮流主持，如此循环往复。
至于参加会讲的要求，薛侃也耐心细致地提出了

建议: 一是大凡同门、同志，不分官民，只要得空
必须来聚; 二是寄居他乡不便者，也应在二三年

之内设法来聚一次; 三是行走四方无定所的同

志、同门，则应想办法取道来会。至于那些以未
能拜师阳明为憾的人们，也可以远观学习，相互

发明，从而承续不已。薛侃对此非常自信，认为
书院如果能如此运作的话，阳明先生的遗愿便可

实现，同门的美好理想亦就可以暂时地得以舒

展，而世间不容许泯灭的圣学一脉便可以广为传

播并明澈于世了!

书院落成后，薛侃立即落实规划。薛侃说:

“不胥翼维以底于成乎? 幸我绪山侍师日久，微
言奥义具获指授，其爱同志、忧来学之心，与师一
也。天真书院成在不远，谨会众致请执事常居其
中，凡我门同志，幼者师焉，长者友焉。如侃虽长
而未有闻，亦事师友之间焉。庶几质证有方，聚
会有地。以事离去自请代，请者必端的矣。如是
弗断，斯道可一，斯学可明也。吾执事幸毋以年
以事多让。”〔93〕在这封写给钱德洪的信中，薛侃

与钱德洪商量主持书院之事。薛侃请钱德洪主
持书院，因为钱德洪对阳明的学问了解得更全面

更准确更深入，年长者可称钱德洪为友，年轻人

可称钱德洪为师，像薛侃这样年长而见识短小的

人，当可与德洪兄师友相称。如此，诸事便有了
可遵循的规则，聚会就有了明确的场所。如果书
院主持因为有事而离开书院，必须安排好代替

者，且要有充足的理由。如此持续坚持，心学定
能光明于天下。并强调钱德洪不能以年龄为由
拒绝。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，一方面反映了薛侃
的良苦用心，另一方面反映了筹划书院事务安排

亦是费尽周折。
书院运转状况一直为薛侃所牵挂，而关键时

候他总能给书院注入动力、明确方向。薛侃说:
“即幸执事握可为之机，且在根本之地，尊崇敷
发，百世观瞻，诚非偶也。家在所庇，孤在所保，
祠堂在所创，遗言在所修，执事之心可谓竭罄而

无遗矣。然祠宇有时而圮，载籍待人而后能明，
子孙未必能世其真，则亦犹夫文艺、才节、勋绩之
类也。然则为今宜导流而使之远，择果而树艺之
使复生生，扬风拂翳，助日之光，使无乎或晦，则

执事之所得而可为者也。先师还越积六载，兴起
友朋数百人，征广时，至大书院尚聚以百，龙山会

以百。不肖求差会葬，寓天真，犹动以百。此行
初至，如履无人之境，过越落莫尤甚。夫力田而
耕，犹或有馁，集肆而贾，尚未必裕，况弗田弗肆，

尚可稼与殖之有? 龙溪得先师之髓，心斋得先师

之骨，已为知学者趋向。有庠生范引年颇善启迪
后辈，可以延主天真之教，能为小立一室于近左，

免置往返余姚，尤便而可久。杨汝鸣与张叔谦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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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即第而归，亦可延守越之祠。心斋小祥后亦可
惇情往来其间。庶几风教一振，人知翕向，陶习
将来，一行衍十，十以衍百，则此学之明犹有可企

也。师逝十年，萧条若此。不知十年、二十年，复
何如也! 佛之学兴二十八代而入中土，自一灯传

而为五，五衍而遍天下，亦以为之徒者人人有兴

其本教之心也。故其言曰:‘若要佛法行，除非僧
赞僧。’今执事能以兴斯学以续吾师一体之仁，匪
惟有光职业，亦有功师门。”〔94〕薛侃先是对冷塘

为传承、弘扬心学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，认为冷
塘承担这项工作是天意的安排，任何事业都必须

有人努力去做，冷塘正是“导流而使之远，择果而
树艺之使复生生”之人，因而对弘扬阳明心学具
有重大意义。不过，薛侃对天真书院落成后不到
九年就成了“履无人之境”，感到非常痛心，所谓
“落莫尤甚”。好在如今有了冷塘主持书院，致
力弘扬阳明心学的事业，又让薛侃感到欣慰。薛
侃就此提出了建议和规划: 在物质上，书院可以

自耕自种，实现自食其力，虽然不富裕，但足够自

养，从而维持书院的运转; 在学术上，王畿、王艮
都已是学者风而归之的领袖，可以立为书院的旗

帜; 庠生范引年有能力担任助教以启迪后辈，故

可请其负责天真书院的教学工作; 如果杨汝鸣与

张叔谦未及第归来，亦可请来协助; 王艮身体康

复后也可往来于越泰之间以助力。如此大干一
番，或许能使风气一振，人心所向，泽被将来，一

传十，十传百，心学之明或可期待矣! 薛侃创建

天真书院，本来就是为传承、弘扬阳明心学提供
条件，结果不到十年，天真书院的状况惨不忍睹，

如今同门冷塘主持天真书院，以接续弘扬心学的

事业，薛侃不能不情绪激动，又是一番周密安排

和宏伟规划，言辞恳切，情文并茂，精神激荡，不

能不令人动容。
如上文献表明，薛侃在王阳明去世的当年，

就向同门阐述了继承、弘扬阳明心学的必要和意
义。在思想上动员、号召同门以复兴阳明心学为
己任，大家必须齐心协力; 发起建造天真书院，以

为传承、弘扬阳明心学永久场所; 聘请钱德洪、王

畿、王艮等轮流主持书院，以保证传承阳明心学
正脉; 聘请助教，以充实书院教学事务; 制订院

规，使书院主持、助教轮换与接替有章可循; 书院
成员长幼有序，相敬如宾，但以弘扬心学为要务;

书院经济上努力实现自耕自给; 所有同门效法禅

宗“僧赞僧”的风气，相互鼓励以不断进步。真
是事无巨细，不厌其烦! 薛侃的虔诚和用心显露

无遗。陈九川说:“公在师门，行励志敦。抗节廊
庙，直声四奔。谓几弗精，用乃弗神。密观精照，
苦探其源。同志所畏，后学所尊。乃俾斯学，流
布海滨。旧朋四集，日精所闻。食公之惠，其所
与伦?”〔95〕这个评价可谓恰如其分。
王阳明创立的心学，不仅生前有人质疑，死

后仍然有人质疑。作为弟子的薛侃，无论阳明生
前死后，都坚持不懈地为阳明心学进行辩护，成

功地回击了各种质疑和诋毁，捍卫了阳明心学。
薛侃回到潮汕后，成了阳明心学在当地的代

言人，因而那些质疑阳明心学的人便来找薛侃理

论。薛侃是怎样回应质疑的呢? 薛侃在写给阳
明的信中说:“昨会陈校文，家兄旧徒也，集群议
来相质。侃云此不须辨，知者可一言而解。渠问
言，侃谓今人小小自竖，皆知所避，以完其名，岂

谓负天下之望，欲明斯学而不能避斯世之疑乎?

必有谓矣。渠唯唯。”〔96〕薛侃告知阳明有陈校文

者质疑心学之事，并将处理过程陈述了一遍。薛
侃先是劝说陈校文等人无需争辩，因为真正了解

阳明心学的人，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。陈校文等
人问为什么，薛侃告诉他们说，小人为了保护自

己的名声，才会鬼鬼祟祟、躲躲闪闪，君子以彰显
圣人之学为使命，坦坦荡荡，怎么会为了逃避世

人的质疑而躲藏呢? 陈校文等人听罢点头称是，

唯唯而去。
有人质疑阳明心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，薛

侃则耐心地予以了解答和回应。薛侃说: “吾夫
子发明良知之说，真切简易，广大悉备。漫汗者
疑其约，而不知随遇功成，无施不可，非枯寂也。
拘曲者疑其泛，而不知方圆无滞，动出规矩，非率

略也。袭古者疑其背经，考之孔、孟，质之周、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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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无一字一意之弗合。尚同者疑其立异，然即乎
人情，通乎物理，未尝有一事一言之或迂。是大
有功于世教圣门之宗旨也。盖其求之也备尝艰
难，故其得之也，资之深，若渊泉之莫测; 应之妙，

若鬼神之不可知; 教之有序，若时雨之施，弗先弗

后; 而言之易入，若春风煦物，一沾一长。其平居
收敛，若山林之叟，了无闻识。其发大论，临大
难，断大事，则沛然若河海之倾，确然若蓍龟之

信，而莫知其以也。”〔97〕对于这些质疑，薛侃分析

说，之所以质疑阳明心学简约，那是因为不知阳

明心学随遇功成、无施不可之特点; 之所以质疑
阳明心学宽泛，那是因为不知阳明心学方圆无

滞、动出规矩之特点; 至于质疑阳明心学背离儒
家经典，可对照孔、孟，质之周、程，心学，却无一
字一意之不合; 之所以质疑阳明心学标新立异，

而阳明心学的最大特质就是即乎人情、通乎物
理，未尝有一事一言之迂阔，因此，阳明心学实际

上是大有功于世教圣门之宗旨的。而且，薛侃借
此向那些质疑者免费普及了一次阳明心学。薛
侃说，把握阳明心学真谛的确是难上加难啊，但

一旦觉悟此道，受益之深如山泉而不可测量，反

应之妙如鬼神而不可预知，其教化，有序如时雨

而不分先后，其言辞，易入如春风而即沾即长，其

平居，收敛如山林之叟而似无见识; 然而，当其发

表重大主张、面临重大困难、决断重大事件时，则
能沛然如河海之倾，确然如蓍龟之信，却不知其

何以能做到这些啊! 薛侃的话发自肺腑，真挚亲

切，理直气壮，那些质疑者不会因此而羞愧?

也有人质疑阳明心学是禅，薛侃则将禅宗与

圣人之学进行对比，以明心学为圣人之学而非

禅。薛侃说:“禅之得罪圣人有三: 省事则髡焉，
去欲则割爱焉，厌世则遗伦焉。三者禅有之，而
阳明亦有之乎? ……圣人之异于禅者亦有三焉:
以言夫静，无弗具也; 以言乎动，无弗体也; 以言

夫用之天下，无弗能也。是故一本立焉，五伦备
焉。此阳明有之，而禅亦有之乎?”〔98〕薛侃告诉

质疑者，禅得罪圣人之事有三: 省事则髡，去欲则

割爱，厌世则遗伦，而阳明心学一件都沾不上，怎

么能说阳明心学是禅呢? 而圣人之学异于禅者

亦有三个方面: 静者无不具，动者无不体，用者无

不能，所以一本立而五伦备，阳明心学三者皆备，

禅则一件不备，怎么能说阳明心学同于禅呢?

质疑阳明心学是禅的人，还罗列了三大“罪
证”: 焚废书、背离朱学、涉虚。那么这种质疑有
无合理性呢? 关于废书，薛侃说:

噫! 子误矣。不然，以告者过也。先生
奚废书乎? 昔者郭善甫见先生于南台，善甫

嗜书者也。先生戒之曰“子姑静坐”。善甫
坐余月无所事，复告之曰“子姑读书”。善甫
憝而过我曰“吾滋惑矣。始也教庆以废书而
静坐，终也教庆废坐而读书。吾将奚适?”侃
告之曰:“是可思而入矣。书果学乎? 孔子
谓子贡曰‘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? 非
也，予一以贯之。’学果废书乎? 孔子赞《易》
曰‘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’。是可思
而入矣。故言之弗一，教之因材而笃也。先
生奚废书乎?”〔99〕

薛侃列举阳明指导郭善甫的例子以否认“阳
明心学废书”的质疑。那么，阳明是否背离朱子
呢? 薛侃说:“先生尊之甚者尔，岂曰背之乎? 孟
子曰: ‘王之好乐甚，则齐其庶几乎?’夫今之乐
非古之乐也，而孟子以为庶几，何也? 彼其于乐

孰无好? 好之而已、听之而已、称美之而已，好之
弗甚者也。若体其和、推其意而得夫乐之本，则
必妙之乎声容之外者矣。先生于朱子亦乐是焉
尔，恶在其为背也乎? 且朱子，尊程者也，其为

《本义》多戾《易传》; 孔子、孟子述古者也，其称
《诗》、《书》多自为说。先生之于朱子亦乐是焉
尔。恶在其为背也乎?”〔100〕薛侃以孟子好乐为

喻，认为阳明好朱子是“体其和，推其意”以得朱
子学之本，所以不存在背离朱子的问题; 而且，朱

子尊程夫子但其《本义》却背离《易传》，朱子崇
孔、孟，却并不好古循旧，而于《诗》《书》多自为
说，阳明之于朱子，亦似朱子之于孔、孟、程，如何
说阳明背离朱子呢? 这是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
人之身”。至于言阳明心学蹈虚，薛侃的回应是:

—091—

2023． 3·学术史谭



“子以虚为非乎? 以偏于虚而后为非乎? 夫以虚
为非，则在天为大虚、在人为虚明，又曰‘有主则
虚’，曰‘君子以虚受人’，曰‘圣人虚之至也’。
今子以虚为禅而必以弗虚为学，则糟粕足以醉人

之魂而弗灵矣，骨董足以胶人之柱而弗清矣，藩

篱格式足以制人之肘而弗神矣。”〔101〕就是说，如

果以“虚”为非，那么，“天为大虚”“人为虚明”
“有主则虚”“君子以虚受人”“圣人虚之至”等都
是错误的? 如果不是错误的，那么，以“虚”为禅
而以“非虚”为学，就必然导致以假乱真，从而否
定圣人之学。因此，不能以“虚”否定阳明心学。
这样，薛侃就将质疑阳明心学为禅的观点给彻底

地否定了。
在薛侃的心目中，阳明心学纯粹而亲民，怎

么总有人质疑呢? 薛侃也作过检讨。薛侃说:
“吾夫子学继往圣，功在生民，顾不能安于有位，
以大其与人为善之心。岂非浅近易知而精微难
悟，劣己者容而胜己者难为让耶? 且自精一之传

歧而为二，学者沦无滞有，见小遗大，茫无所

入。”〔102〕就是说，之所以常有人质疑阳明心学，

那是因为: 质疑者只能理解浅近易知的常识，而

不能理解精微难悟的思想; 质疑者只能以不如己

者为喜悦，而不能以胜于己者为喜悦; 而且，自从

圣人之学分裂为二之后，许多学者有无不辨，见

小遗大，迷失了方向。当然，有些质疑者则完全
是无中生有，因为这些人从来就没有在阳明心学

上下功夫。薛侃说: “人有非阳明先生之说者。
先生曰:‘此只是不曾用功，徒据纸上陈言争辨求
胜。譬如饮酒入口，方知美恶，彼未曾尝着，只管
漫说此酒不美，不知饮者已自沉醉，你来说如何

肯信?’又曰: ‘人多非笑此学，亦不足怪。此道
理是天地间灵秘，岂人人可得? 若人皆信及，则

人皆可为圣贤。天生圣贤，自是不数。’”〔103〕就

是说，对来自昧于阳明心学者的质疑，完全可以

不加理睬。更何况，阳明心学是天地间的灵秘，
并非人人可得，那些不能领悟者的胡言乱语，自

是正常。无疑，薛侃对关于阳明心学质疑的回击
和解释，既理直气壮，又富有技巧，显示了极高水

准，正所谓: “今之谈学而强有力者，宜莫如先
生。”〔104〕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阳明心学的完整，

维护了阳明心学的尊严。
总之，在接引弟子以壮大心学队伍、分担事

务以减轻阳明负担、刻印文录以为传承心学载
体、创办书院以为传播心学场所、协调关系以使
同门团结一心、精心筹划以谋复兴心学策略、坦
诚交流以慰藉阳明心灵、回击质疑以清除心学流
传障碍等方面，薛侃都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

献。尤其令人动容、钦佩的是，薛侃虔诚敦厚、勇
毅果敢、不辞辛苦、任劳任怨之品质，不仅在同门
中无出其右者，即便在整个中国古代师徒关系史

中亦属罕见。正因为薛侃兼具如此宝贵的素质
和品质，广获海内士人的认可，诚如黄如桂说:

“晚年见道亲切，著书立言而名震宇内。东自瓯
越，西及荆陕，与两京士类咸推先生为道学主盟，

翁然尊而宗之，斯文赖不坠矣。”〔105〕或许，当今

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事业，可从薛侃传承、
弘扬阳明心学的实践中获取某些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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